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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的旅途中的
轻松一刻轻松一刻
□□周波周波

爱的棉被
□沈红

我喜欢在旅途中和陌生人交
流闲聊，去感受旅途中的轻松一
刻。

出门旅游、回家探亲、公事出
差，我更喜欢选择高速大巴或高
铁动车，周围都是陌生的人群，夹
带着五湖四海的方言。每当此
时，我就和邻座聊起一些轻松的
话题，邻座也许是个走南闯北的
行者，也许是个风华正茂的大学
生，也许是个小老板或普通的打
工人……

有一次，我的邻座是位“鲁
菜”大厨，称得上是半个美食家。
谈起美食既形象又生动，还带有
点恐怖。他告诉我：鲁菜有一道
美食叫“活杀鲤鱼”，整道菜讲究
一个“快”，一条鲤鱼从活杀到搬
上酒席要用最短的时间，客人在
品尝鲜美鱼肉的时候，也许鱼的

嘴巴还能一张一合。讲到此时，
正好高铁钻进了黑乎乎的隧道，
车厢里的照明也有些朦胧，我背
后有些凉凉的感觉，仿佛见到了
那条嘴巴一张一合的鲤鱼。

我忙中止了他的话语，侃起
我的家乡菜——笋干菜蒸肉，从
配方、选料到蒸煮讲得头头是道，
大厨听后大为赞赏，说是学了一
招。我俩越聊越亲热，似乎都找
到了一位意气相投的朋友，真是
相见恨晚。到了分别的时候，各
自整理好行李，互相点头道声“再
见”就各奔东西。事后，我倒有些
后悔，忘了问他姓名要他地址。
但随后就释然了，只是途中偶然
相遇，我们不必知道对方的底
细，用不着互通姓名互留地
址，更不用相互牵挂，只要轻
轻松松，为彼此的旅行增添
一点亮色就行了。

为了一个不经意的话
题，我还和邻座在言语上
“干了一仗”。那次，我坐
在大巴的最后一排，长条
座椅挤了五个人。邻座的
一位中年妇女是个小老
板，正同我和她另一旁的
大学生聊“考公务员”的话
题，说她的准女婿大学毕业，
在她的“旨意”下，考了三次才
考上公务员。第三次考试时，

她在家里又是烧香又是办酒席，
求菩萨保佑求祖宗帮忙，折腾了
一天总算“显灵”了。

“现在我女婿‘笃笃定定’，否
则要被我这个丈母娘瞧不起
的。”这位中年妇女洋洋得意，越
说越来劲，俨然像个现代社会的

“成功女性”。我听着听着就忍不
住了，插话道：“行行出状元，不一
定非要走考公务员这条路。”她听
后立马反驳。就这样我俩唇枪舌
剑，各不相让，搞得那个大学生倒
为难了，一会儿帮我，一会儿又帮
她。争着争着，不知不觉间我俩
言语越来越平和，最后都笑了起
来。下车时，我彬彬有礼地向她
告别，她也微笑着向我招招手。

好长时间里，我觉得很奇怪，
人早过中年，我也算得上一位“成
熟”的老同志，为何在此等小事上
脸红脖子粗非要跟人家理论一
番？后来明白了，陌路相逢，素昧
平生，我们没有必要伪装掩饰自
己，也没有必要提防对方，一高兴
就“吵”上了，争吵后也用不着怀
恨在心，更不会耿耿于怀。挥一
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要舒
坦惬意就行了。

有一个广告说得好：“人生就
像一次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
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
心情！”在陌生的环境下看风景，
和陌生人交谈，听各种各样的故
事，感悟不一样的人间烟火，带来
的是无可比拟的“轻松一刻”，何
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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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表妹倩儿结婚大喜之日选定
后，母亲让我带着她和大舅妈一起去
老街弹花店里去订一床新棉被。我嘟
哝道：“现在床上用品店里被子多了去
了，还兴弹棉被啊？”母亲瞪了我一眼
说:“商店里那些被子花里胡哨的，看
着漂亮，盖着轻飘飘的，哪有自己弹的
棉被实用啊。”年少时，我曾数次跟着
母亲去过老街转角那间简陋且四下透
着风的弹花店。弹棉花的是夫妻俩，
男的人称老宋，个子不高，长得很壮
实；女的叫国芬，圆脸短发，穿着朴素，
干活却相当麻利，属于手脚勤快之
人。那时，每每经过他们的弹花店，我
都忍不住驻足、观望，看老宋和国芬仔
细地分拣皮棉、籽棉，弹打棉絮、揉压
棉絮……如果有结婚人家来定制喜
被，老宋则会用红棉线摆放成双喜字
样。

我们姚东地区有个习俗，女孩
出嫁的棉被嫁妆都需要新棉来
弹。每次村里有了新嫁娘，我们
一群小女孩总会跑到人家家里，
摸摸那亮丽滑顺的绸缎被面，
数数新娘嫁过来的被子。条
件好的，嫁个6床8床，条
件差的，嫁个 2
床4床。母亲很有
心，待我和妹妹过了
16岁后，每年她都在自家
的门前屋后、自留地里种上棉
花。采摘收进后，齐刷刷地堆在
阁楼上，待出嫁前择日弹新被。

我婚嫁时的棉被就是老宋弹
的。那时的老宋已是老街出了名的
弹棉花师傅，他弹的棉被厚薄均匀，
四角平整，质量过硬，很快在四乡八里
传开了，找上门来的生意也就越来越
多。谁家要弹新被子，或是家里有婚
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母亲让老
宋帮我弹了6床棉被，寓意六六顺，薄
的三四斤左右，厚的有八斤，有一条甚
至十斤左右，一人合抱有点沉。我抱
怨母亲将棉被弹得太厚了。母亲却
说，厚点的棉被要备着的，如若碰到三
九严寒冰冻天的话，就会派上大用场
了。然而让母亲没想到的是，随着取
暖用品的不断开发，我们所盖的被子
越来越薄。时至今日，儿子都快结婚
成家了，那一条厚被还稳稳实实地驻
扎在原地没用上过。

驱车带着母亲和舅妈来到老街，
“老宋弹花店”招牌很是醒目，老远路
就看到了，唯一不同的是店面按照小
城镇建设要求翻新成古典色，颇有点
文化气息。多年的老主顾相见，自是
亲切，就东家长西家短地聊了起来。

常年的辛苦劳作，老宋夫妻俩苍
老了不少。国芬姐说，两个女儿时常
打来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弹棉花了，想
把他们接过去，享受晚年生活，但老头
子却说舍不得丢下这门手艺。

“宋师傅，我女儿11月份出嫁，向
您预订一床被子。”

“宋师傅，12月份我儿子结婚，喜
被就靠你啦！”

说话间，老宋陆续接到好几单婚
嫁喜被的订单，接连不断的订单让他
喜出望外。老宋笑着告诉我们：“每年
的夏天是淡季，等到起秋风、吹北风的
时候，就会比较忙，现在弹棉花一般都
是家用和结婚用为主，这里很多人家，
两代人的被子都是找我弹的。”

闲聊中，也有人提着旧棉被来找
老宋翻新。尽管旧絮没有新棉暖和，
但再次加工后，硬邦邦的旧
棉被也会变得柔软
蓬松。对于不
少60后、

70后乃至更
年长的人们而言，
在严冬来临之际，盖上一
床蓬松厚实的棉花被，仍是一种传统
的习惯，比如我的母亲辈。她们那一
代人，对弹棉花还是有情结的，每隔几
年总会从家里找出那些搁置了许久的
老棉被，回老街找老宋弹弹翻翻新。

近年来，淘宝上羽绒被、蚕丝被、
大豆被等床上用品的销量喜人，对于
很多年轻人来说，传统的棉絮已经很
难满足他们的需求，但也有人迷恋手
工制作棉被的细腻柔软、温暖贴肤。
诚如我的侄女，去东北读大学时，弟媳
担心那边气候寒冷不适应，特意去专
柜买了轻便保暖的羽绒被，奈何小姑
娘就是不喜欢，说是有味不舒服，遂打
电话给我母亲，让母亲给她弹上一条，
说盖着老家的棉被既有棉花的馨香，
又有家的温暖，晚上睡得好。

当当的弦响、翻飞的棉屑，厚实的
“老棉被”虽然新意不多，却能在寒冷
的冬天给人以怀念的味道和似曾相识
的情怀。我想，这份情怀应该就是爱
和温暖吧！


